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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热爱工作的人，都希望劳累之余得

到一些关怀和慰藉。比起奶茶与甜点，吃了还

担心增糖、增脂、增重，花草才是最好的、毫无

副作用的解压神器。

有位同事，隔段时间就带些多肉来分送给

大家。花盆是他在网上买的，多肉是他家小院

里的风露和泥土滋养出来的。培土、上盆、袋

装、车载，他不辞辛苦地从家里带来。收到的

人惊喜，送出的人快乐，一股融融的暖意在同

事间流荡，如泉流般，细小却珍贵。我也得到

了一盆。

可每个人的磁场是不一样的，一盆绿植能

否与这个人长相厮守，得讲缘分。尽管细心呵

护 ，那 盆 多 肉 的 叶 瓣 还 是 一 片 片 枯 黄 、萎 落

了。因此，那些能在我的办公室一直活下来的

植物，我都分外感激。更不要说，它们每天带

给我不同的惊喜。

菊花的品种有两万种之多。菊苞 ，如纽

扣，一粒粒顶在枝头，绿色的萼片把花瓣包得

紧紧实实。像开盲盒，在它没绽放时，你永远

不知道等待你的将是什么。紫叶酢浆草没有

眼睛，可它的每片叶子上，仿佛都长着一双比

人眼更敏锐的眼睛。暮色四合时，三瓣心形叶

片组合的叶子，如小伞般一一收拢；晨光熹微，

又一片片撑开。这命令的下达者是谁？为何

能如此精准地契合昼夜的更替？油画吊兰，每

一个新萌出的叶芽，就是一朵精致的紫衣绿里

马蹄莲花。它新生的模样，让你惊讶，让你赞

叹，让你想遁入洪荒太古，去探寻那埋藏在生

命源头的秘密。

不用说，植物是天生的调色大师、色彩搭

配大师。不管是花还是叶，它展示的每一种色

彩都那么让人舒服。被电脑屏幕奴役的眼睛，

一触到它，便能获得一种莫名的愉悦。爱之紫

（小菊名），沉静的绿叶托起几朵紫红的荷花型

小花，远看一株，清雅脱俗，丽而不躁；近看一

朵，层层柔嫩的红色花瓣，环护着中间绿色的

蕊心，娴静端庄，艳而不妖。

紫叶酢浆草，叶子是天鹅绒般华贵的深紫

色，这样富贵的颜色，若大团聚集，便像浮躁的

纨绔子弟在炫富，让人生出几分厌倦。粉白的

小花朵仿佛猜透了你的小心思，从紫叶间悄悄

耸立出来，娉娉婷婷，微风吹动，仙姿袅袅。细

看小花朵那美得无法言说的肤色，你才发现，

调制它的，竟是白色和掐自叶片的一丝紫。花

的颜色与叶的颜色，一冷一暖，一素一艳，对比

鲜明又遥相呼应，构成一个供世人模仿的美学

典范。

有人说 ，美丽的花会促使人体分泌多巴

胺 ，所 以 我 们 看 到 花 ，都 会 心 生 欢 喜 。 可 我

想，植物带给我们的，远不止这些，案头的绿

植，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极佳的角度，让某些隐

藏的线索，从纷繁杂乱的世界中凸显出来，呈

现在我们眼前。一枝油画吊兰，离了母株，并

不会悲观、哭泣，它们只要遇到一星土、一滴

水就会生出根来，繁衍出新的植株。多看几

片叶、几朵花，你就会发现，植物天生就带有

“ 化 ”的 能 力 ——化污浊为洁净，化腐朽为神

奇。它们好像每时每刻都携带着清洁器，净化

自身，源源不断地向外界输送生机与美。这生

机与美在我们眼中的每一次显影，就是对我们

的一次激励。我们也是生命体，我们的内心同

样存在着一座巨大的能量库，只不过，它有时

被人世间的自私与冷漠所冻结。花草的每一

次激励，都是一次唤醒、一次化冻。所以，再寒

冰的脸，在一朵花前，都会不自觉地舒展开来，

露出一丝笑意。

有 心 理 学 家 说 ：“ 生 命 力 天 然 就 是 攻 击

性。攻击性就是生命力。”因为生命力最原始

的 表 达 ，就 是 带 着 攻 击 性 的 、向 外 伸 展 的 能

量。油画吊兰就是这种生命能量最极致的体

现。它的花枝先是直直向上伸展，当上方再没

有空间时，它们会弯曲下来、垂落下去，向下、

向左、向右、向后拓展，最后铺展成一道四面流

泻的紫绿瀑布。

而临窗的紫叶酢浆草，一直在长叶，一直

在开花，它的叶冠却一直是那么大，如一个饱

满的半球，不增一分，不减一分，以精当的比例

含住盆口。在它身上，你会得出另一个结论：

除了向外伸展，除了攻击，除了扩张，生命力，

还在另一维度，以另一种方式在呈现。酢浆草

的叶冠之所以能一直保持着完美的半球型，是

因为每生出一茎新芽，就有一片老叶自行萎

去，化作一缕不易为肉眼所见的细线，隐进茂

密的叶丛里。像我们身体里细胞的更替，酢浆

草在有限的空间里，悄然进行着生命的接力。

在这场接力赛中，我们看到了克制、隐忍

和牺牲。那如一缕香魂逝去的叶和花，并非不

热爱生，而是用自我的毁灭，去维护一个族群

的新鲜与活力。与它们一样，在人类这个族群

中，也总有一些人，甘愿担起命运的重负，匍匐

前行，必要时，不惜用自己的热血来浇灌身下

的这片土地。

这也是展现生命壮美的另一种力量。

办公室养花
□□ 帅美华帅美华

发源于巍巍万洋山脉老米坳的遂水，

由西南向东北，曲曲弯弯，跌宕起伏，到了

万安县境内大名叫桂江。

而他的人生就从桂江边开始，由桂江

至赣江，由赣江至长江、至黄河，从此激情

荡漾，浩浩汤汤。

一
明朝正德七年正月的某一天，有一群

白鹤拍动翅膀，飞过赣江，又飞过桂江，飞

到江边的西塘村，集聚在一户人家的屋顶

上，久久地盘旋。

须臾，从那户人家传出一阵婴儿的哇

哇大哭声。

刚刚落地的是个男娃，取名朱衡。

村里的族长一手指着那只领头的白

鹤，一手捏着下巴上长长的胡须，喃喃道：

“白鹤飞翔，一飞冲天。”每当朱衡的母亲

说起这个故事，双眼就会放光。此类美丽

传说，被朱衡当作母亲的一种期望，从此

闻鸡起舞，发奋学习。每天，从私塾里放

学回来，朱衡都要到桂江边诵读诗文，看

江水静静地奔流，看晚霞映红整个江面。

看着、看着，滔滔江水就从他的眼睛里，流

进了他的心里。

嘉靖十年，朱衡背着行囊从西塘码头

启程，坐船从桂江进入赣江，再顺流而下，

先进鄱阳湖，接着入长江，向着京城进发。

次年，朱衡高中进士的消息传回了万

安，乡亲们奔走相告，将一块写着“进士及

第”四个大字的牌匾挂上了朱氏祠堂。这

份嘱托，这份期待，朱衡牢记于心。无论

是担任尤溪知县还是婺源县令，他都不敢

有丝毫的懈怠，建祠宇、兴教育、修水利，

竭尽全力。

在福建提学副使任上，朱衡以“道南

源委”自勉，写下《道南源委录》十二卷，以

程朱理学传承为主线，顺着宋代至明初理

学家的学术脉络，借助人物小传与宗派图

谱，系统梳理二程道统经杨时南传至朱熹

的 完 整 体 系 ，包 含 正 录 、附 录 、续 录 三 部

分。写着、写着，朱衡仿佛看到了江水的

流动，听到了江水的咆哮。

二
大 江 大 河 ，既 能 赋 予 人 类 澎 湃 的 激

情 ，也 会 带 给 人 间 灾 难 。 嘉 靖 四 十 四 年

秋，黄河洪水肆虐，沛县飞云桥河堤忽发

决口，洪水涌入昭阳湖，河道因此淤塞，南

北漕运被切断，沿途百姓苦不堪言。

朱衡时任南京刑部尚书，但皇上一纸

任命，陡然改任工部尚书兼右副都御史，

总理河漕工程建设。危难之际领命，朱衡

二话不说，火速赶赴灾区，亲临抗洪一线，

深入险段勘察灾情。面对旧河道淤塞成

堵的困境，朱衡毅然决定从南阳至境山开

辟一条新河道。此举一出，舆论哗然。个

别官员以为工程浩大、时间紧迫，断言这

是痴人说梦，工程必将半途而废。朱衡拍

案而起，厉声驳斥：“过去的南北大运河非

天降，乃人力所为。此工程成，遇洪能防

洪，遇旱可引灌，恢复漕运，功在当代、利

在 千 秋 ！”他 动 员 民 众 参 与 治 水 ，日 夜 奋

战，工程进展顺利。

然 而 ，天 有 不 测 风 云 。 隆 庆 元 年 六

月，山东、江苏等地山洪暴发，新河堤岸被

毁，数百艘漕船受损。工科给事吴时来认

为新河决口原因在于“以一堤捍群流”所

致，朱衡经实地考察，认为吴时来的意见

正确，遂再开四条支河，分流诸水，减少新

河压力。同时，朱衡建议在东平、兖州等

地改凿新渠，以远避黄河之水，保持渠流

平稳。为此，他经常驾着小舟，在工地上

穿行，哪怕刮风下雨，也不改其行，勘测水

文地形，监督工程质量，发现问题，坚决纠

正。对于朱衡的勤政，人人赞曰“廷臣可

使，无出衡右者”。

隆庆元年，穆宗即位，高度重视朱衡

治黄，增拨了大量经费，民工热情空前高

涨。两年后，朱衡疏浚旧河道 26.5 公里，

新建减水闸 20座（其中留城至夏镇 6座，夏

镇至南阳段 14 座），开挖新主河道 70.5 公

里。在运河左堤，面向下游又建 18 个水

口 ，以 泄 独 山 湖 积 水 及 东 部 山 水 河 道 入

运，亦可泄运河异涨之水分入昭阳湖。朱

衡还亲自考察监管人员，精简夫役，将节

省的经费用于长期维修，以减少国库开支

与百姓负担。朱衡治水，提倡“一费百全，

暂劳永逸”，使河道 20 年安然如故，成就了

一段千古佳话。

三
历史的长河，飞溅起一朵朵浪花。

朱衡是海瑞的伯乐，

早期，他举荐海瑞为淳

安知县。1562 年，

海瑞升任嘉州

通 判 ，遭 到

权 臣 的 设

计 陷 害 ，

蒙 受 不 白

之 冤 。 此

时 ，朱 衡 再 次

挺身而出，力荐

海 瑞 改 调 兴 国

知县。他亲笔

写 下 推 荐

信 ，曰 ：

“ 刚 峰 如

赣 江 石 ，虽

棱 角 刺 人 ，但

能砥柱中流。”海

瑞 到 任 后 ，严 惩 贪 官 、 兴

修水利，百姓称其“海青天”。有一次，朱

衡巡视赣江，特意绕道兴国，去查看海瑞

的任职情况，结果在田野上碰见了海瑞。

当时，他正站在田埂上与一位老农交谈，

官服上沾满了泥巴。朱衡非常高兴，笑着

对他说：“此乃真为官者。”回京后，朱衡又

将海瑞写就的治水方案呈报朝廷，却遭同

僚非议：“海瑞清名在外，实难驾驭。”朱衡

掷笔于案，大怒道：“若天下皆海瑞，何愁

黄河不治？”

朱 衡 性 格 不 喜 张 扬 ，但 内 心 却 有 江

水 一 般 奔 腾 的 激 情 ，遇 事 爱 较 真 ，勇 往

直 前 。 张 居 正 任 内 阁 首 辅 后 ，朱 衡 与 他

意 见 相 左 时 ，都 能 坚 守 原 则 。 上 任 之

初 ，张 居 正 就 特 意 向 他 征 求 任 职 意 见 ，

朱 衡 明 明 知 道 首 辅 正 积 极 改 革 ，依 旧 提

出“ 调 护 圣 躬 ，爱 养 元 元 ”的 保 守 主 张 ，

导 致 张 居 正 对 其 产 生 不 满 。 万 历 初 年 ，

张 居 正 推 行“ 一 条 鞭 法 ”，朱 衡 却 在 工 部

裁 减 工 程 开 支 。 于 是 ，张 居 正 派 使 者 暗

示 朱 衡 ，要 他 大 力 配 合 新 政 ，尤 其 在 工

部 ，要 不 折 不 扣 地 执 行 张 居 正 的 命 令 ，

但 朱 衡 一 听 ，却 将 手 中 的 茶 杯 重 重 顿 在

案 上 ，大 声 地 说 了 一 句 双 关 语 ：“ 治 河 如

治 水 ，急 流 须 疏 不 宜 堵 ！”本 来 ，张 居 正

已 考 虑 让 朱 衡 出 任 吏 部 尚 书 ，但 看 他

“ 太 傲 ”便 放 弃 了 ，转 而 提 拔 了 资 历 较 浅

但易掌控的张瀚。

据《明史》记载，因为朱衡多次反对内

府用度，从而埋下了隐患。“衡先后在部，

禁止工作，裁抑浮费，所节省甚众。穆宗

时，内府监局加征工料，滥用不訾，

衡随时执奏。”连皇太后的用度，他

都敢插手：“皇太后传谕发帑金修

涿 州 碧 霞 元 君 庙 。 衡 复 争 ，报

闻。”

张居正作为当朝首辅，见“衡性强

直，遇事不挠”，心头自然不悦，所以朱衡

“不为张居正所喜”。朝廷上的一系列风

云雷电，在朱衡的心里掀起了巨浪，

一波又一波，久久难以平静。

四
万历二年五月，再次受到弹劾的朱

衡毅然告老还乡。

此时的朱衡，已是两鬓斑白的 63 岁老

人了。

他 乘 一 叶 扁 舟 ，过 长 江 ，又 进 鄱 阳

湖。当船从湖里转向赣江时，朱衡急忙走

到 船 头 ，眺 望 着 远 山 ，想 象 着 故 乡 的 面

貌。几天的行程，实在难熬。当船靠近西

塘，他迫不及待，脱了鞋，赤着脚，蹚着浅

水，急切下船。走到村口，老樟树依然苍

翠，但朱家祠堂的牌匾已然蒙尘。他看着

“进士及第”的牌匾，对随从说：“人如赣江

水，终要东流去。”

十年后，七月的一天，他病逝于西塘

老宅，临终前嘱咐：“葬朱衡于赣江边，听

得见水声便好。”朝廷追赠他太子太保，但

当地百姓更愿称他“水神尚书”。翻阅台

北故宫博物院存世孤本《朱镇山先生集》

20 卷 ，其 中 有 一 句 是 朱 衡 对 自 己 性 格 的

概 括 ：“ 宁 为 直 木 遭 斧 斤 ，不 作 曲 柳 逢 春

风。”

也许你会疑惑：为何工部尚书要去治理

黄河？为何工部尚书要与内阁首辅硬扛？

答案或许就在赣江的一朵朵浪花里——那

个西塘青年顺流而下时，早将江水奔腾的魂

魄刻进了骨血。或许，他治理的不仅仅是黄

河，还有人们内心的一些淤塞。

当我们再次顺着江水远眺，仿佛还能

看到，那个意气风发的青年正沿着江面踏

浪而来。

（本文配图为朱衡像，资料图）

世上奔赴光的每一场守候，都藏着温柔期许。

日照因“日出初光先照”得名，独享最早的破晓时

分。当广袤大地仍沉眠于沉沉夜色，这片海岸已然

抢先接住天地间第一缕初光。

我静立海边，等候朝阳自沧海间破雾升腾。心

中期盼的，不只是天光破晓、山海一清的壮阔景致，

更是这片黄金海岸独有的风骨底蕴——山海灵气

相融，古今文脉相承，这是一场跨越岁月的奔赴，一

次纯粹赤诚的山海朝光之约。

此地古称海曲，便是王勃《滕王阁序》中“窜梁鸿

于海曲”之地，地名自带不屈风骨与坦荡襟怀。骆宾

王临海寄情，挥笔写下“白云照春海，青山横曙天”，

千古诗句为这片山海镀上绵长诗意。千百年沧海变

迁、世事更迭，诗句里蕴藏的孤高、豁达与辽阔，始终

与海岸气韵共生共存。日照动人的从不止山水相依

的风光，更有千年文脉浸润沉淀出的温润底色。

破晓之前，大海如一方幽深黛青古砚，沉静厚

重。我沿着海龙湾缓步前行，潟湖吹来阵阵微凉的

风，满是海天独有的清润湿气。前方素白灯塔静静矗

立，在朦胧天光里干净沉稳。它是海岸无言的守望

者，将岁岁年年的光阴，站成山海间恒定安稳的风景。

海岸线向内缓缓延展，花屿海沙滩绵长柔和，

阳光岛、童话岛、情人岛错落依偎，安然静卧碧波之

上。褪去白日游人喧嚣，黎明将至的海岛，自有一

份隔绝尘俗的清宁。远处日照港轮廓慢慢清晰，停

泊的巨轮、林立的塔吊，尽显现代滨海都市雄浑开

阔的气魄。古海曲流传千年的诗意从未被时光消

磨，反倒与港口蓬勃新生相融，赋予这片大海盎然

的鲜活气象。

薄雾萦绕远山，层层山峦静卧天地。卧龙山绵

延黛色，敦厚沉稳，如同天然屏障温柔守护一方山

海；奎山灵秀清丽，阿掖山苍劲雄奇，二者与万顷碧

波交相映衬，天地清旷，意境悠远。

这片山海，文脉源远流长。祖籍莒地的刘勰，

于定林寺古银杏下著成《文心雕龙》，至今仍在中华

文学长河中熠熠生辉；明代大儒焦竑亦出于此，山

海淬炼一身风骨，让书香文脉代代相传。苏轼知密

州时，也曾眺望这片海岸，他独有的旷达胸襟，想必

早已随长风漫过山河，将洒脱诗意刻入日照每一寸

土地。此地每一回日出，照亮的从来不只是山川风

物，更是传承千载不断绝的斯文底气。

天色缓缓苏醒，黛青海面渐渐透出微光。水天

相接处先浮起一缕浅淡绯红，似有若无，轻柔铺向

整片海平面。我站在天台山上，内心澄澈安宁。先

人仰望苍穹、敬奉初光的一片赤诚，穿过千秋，与此

刻静心候光的我心意相通。人本向光而生，城因初

光而名，日照，本就是人间离破晓最近、最贴合本心

的城。

霞光层层漫染长空，自浅红过渡为暖橘金，又晕

开一层柔和紫雾，层层叠叠铺满天际。静谧海面被

霞光划开，细碎金光随浪翻涌，明暗交错。长风掠过

光芒
无由想起扁豆花

篱笆上举起紫白的花冠

香气淡淡飘扬

寂静从蜷曲的藤蔓间

涌起，没有风，时间也停止摆动

我很久都没有回到故乡了

如果去到篱笆边

我就会收集云彩一样的花朵

当成一个个好消息告诉你

但一直没有风，也没有脚步声

扁豆花爬满秋天，又一年

朴素而温暖的事物，照亮归途

重返东埠码头
这里是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

高岭土、瓷器从此处

沿水路运往各地

一条东河，出瑶里、东埠

鹅湖、臧湾、王港

至凤凰嘴入昌江，把沿岸村镇

带到更广阔的世界

河上的三座桥分别为石桥

木板桥和东埠大桥，在时光中

连接着过去、今天、未来

老街仍在，青石板上还存有

独轮车辗出的凹痕，记录着

曾经的繁华景象

没有谁能讲完一座古码头的故事

麻石上的浣洗声，船只航行声

一群白鹭拍翅声，似有若无

世世代代，有人迁徙而来

有人挥手离开

而巷陌烟火与窑火千年不熄

河底的棒花鱼、鹅卵石

成为信物，长久守在这里

既搅动着一条河的风生水起

又将所有喧哗化为寂静

庐山
李白初登庐山，正值

意气风发时，他看见

三千尺的银河，青春飞扬般

从云中跌落

一条瀑布，常在雾里隐身

又在雨后虹中显影

它一直在飞，千年未停

只是望瀑的人，来了又走

这个暮晚，我立在崖边眺望——

骤雨忽至，整座山

被云雾收进怀中

瀑布时隐时现，远处

长江带着满城灯火奔向大海

流水不朽。多少人与求索

把这座山推向了高处

我从未如此感到世事珍贵——

那些我热爱的，都在深山中

杂货铺
几朵白云，令人恍惚

一个阿婆在入门口一旁

守着她的杂货摊

矿泉水瓶中的酸豆角

竹篮里两条冬瓜

还有一些糕点和特产

这日常的美和朴素生活

使一座小村子

更具烟火气息与活力

当我们像远方游客来了

又走后

一个阿婆、几朵云

留在秋风中

成为秋天的图腾

光光 芒芒
□□ 林林 莉莉

（一组）

怡情诗笺

不作曲柳逢春风不作曲柳逢春风
□□ 郭志锋郭志锋 初光之上

□□ 南南 方方

茫茫沧海，天地间温柔浩荡，盛大却寂静无声。海上

碑静靠岸边，潮起潮落长年摩挲石刻纹路，碑刻无

言，却替这片山海，年年铭记每一场日出。

须 臾 之 间 ，红 日 挣 开 水 天 交 界 ，缓 缓 向 上 升

腾。没有骤然刺眼的强光，只剩从容磅礴的温柔。

它慢慢脱离海面，色泽由温润橘红转为透亮金赤，

次第照亮群山、海岸与整座城池。山间薄雾尽数消

散，卧龙山通体镶上金边，潟湖水波澄澈，海岛明净

清新，港区开阔舒展。整座滨城自长夜中缓缓苏

醒，满目温润生机。

融融晨光轻落肩头，裹挟着咸润海风与草木的

芬芳，温柔包裹世间万物。此刻我才恍然：天下日

出千千万，皆是寻常风景，唯有日照的破晓，是一场

跨越千年的古今相逢。

站在辽阔山海之间，心中所有骚动不安尽数消

散。人的一生，始终都在追寻光亮，而日照的初光

岁岁如期而至，温柔坚定，等候着所有的心怀热忱、

向阳前行。远古先人到此祭日祈天，敬畏天光；如

今我们奔赴海岸，静候破晓，抚平内心纷扰。相隔

千年的人们奔赴同一场海上日出，坚守一脉相承的

初心、向阳而生的赤诚。

朝阳徐徐升高，万里长空洒满金光，大海烟波

浩渺，山河清朗明净。千年海曲文脉生生不已，万

里山海朝朝焕发新容。这座自诗词古韵里走来的

滨城，每一次初光降临都洗去尘埃，在四季流转中

日日常新。

这是初光先照之地，蕴藏人间最质朴、最坚韧

的生命力量。初光之上，有万里辽阔山河，有千载

绵延文脉，有永不枯竭的凝望。只要心底长存灼灼

光亮，便不惧漫漫长夜、风雨坎坷；不负每一次破晓

新生，不负每一寸锦绣山河，不负人间岁岁朝夕，生

生不已。

日照日出 一宸摄


